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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世纪波斯亚美尼亚人跨区域贸易
网络的形成、 发展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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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效梅　 张静雪

　 　 内容提要　 活跃于 １７ 世纪的亚美尼亚离散群体不仅是丝路贸易的推动

者ꎬ 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传播者ꎮ 在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支持下ꎬ 以新朱尔

法为中心ꎬ 亚美尼亚人建立了由 ４ 条相互连接的贸易线路组成的贸易网ꎬ 并

在海洋经济风起云涌的大势下重现了丝路城市的辉煌ꎮ 亚美尼亚人贸易繁荣

的原因与该贸易离散群体之特点息息相关ꎬ 长期的流亡生活培养了亚美尼亚

人坚韧刻苦、 勤奋务实、 诚实进取的民族特性和互信、 团结、 互利的商业精

神ꎻ 制度化的管理ꎬ 开放、 进取的精神ꎬ 以及特殊的应变力和适应力ꎬ 使他

们能够游走在不同信仰的帝国之间拓展市场ꎮ 作为贸易离散群体ꎬ 亚美尼亚

人不仅改善了自身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ꎬ 而且在促进东西方文化、 艺术交流

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关 键 词　 贸易离散群体　 波斯　 亚美尼亚人　 贸易网络　 新朱尔法

作者简介　 车效梅ꎬ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ꎻ 张静雪ꎬ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教师、 山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ꎮ

跨国、 跨文化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的典型写照ꎬ 而 “贸易离散群体” 是

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ꎮ “离散群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一词源于希腊语ꎬ
意为分散ꎬ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首次把这一词汇与贸易或

商业联系起来ꎬ 他指出: “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ꎮ 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

落、 散布在其文明的深水水面上ꎬ 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融合ꎬ 但又始终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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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 (多卷本)” (１８ＺＤＡ２１３) 成果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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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ꎮ”① 菲利普􀅰Ｄ􀆰 柯丁 (Ｐｈｉｌｉｐ Ｄ􀆰 Ｃｕｒｔｉｎ) 称: “ ‘商业专家们’ 离开自己

的故乡ꎬ 以移民身份定居在其他城镇ꎬ 学习语言、 了解习俗、 并掌握寄居社

区的商业运作方式”ꎮ “他们可以作为跨文化经纪人ꎬ 帮助并鼓励当地人与不

远千里来自故乡的人进行贸易往来ꎮ 那些本想在国外开辟一个贸易区域的商

人开始在寄居城镇建立一系列贸易区ꎮ 其结果是ꎬ 相互联系的商业团体形成

了贸易网络ꎬ 或称为贸易离散群体ꎮ”② 艾布纳􀅰科恩 (Ａｂ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 进一步

将 “贸易离散群体” 定义为 “明显的社会群体在文化和结构上的类型ꎮ 其成

员在文化上既不同于出生地ꎬ 也不同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ꎬ 它有自己的非正

式政治组织ꎬ 努力维系社区内秩序的稳定ꎬ 但其成员可以高度流动ꎬ 并在必

要时一同进行抵抗外部压力的斗争ꎮ”③ 中国学者陈国栋先生称: “ ‘离散群

体’ 是一种嵌入寄居地社会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聚落ꎬ 对寄居地而言ꎬ 他们

都是外地人或外国人ꎬ 是他族而非我族ꎮ” “他们能充当寄居地居民与从原乡

来的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和贸易媒介ꎮ” “同一原乡人ꎬ 在不同的异乡建立 ‘离
散社群’ꎬ 这些四处分散的 ‘离散社群’ꎬ 用于贸易就组成了人际关系的贸易

网络”ꎮ “原乡有时与 ‘离散社群’ 失去联系ꎬ 或 (原乡) 根本消失不见ꎬ 都

不会影响由 ‘离散群体’ 所构成的网络的运作ꎮ”④ 综上ꎬ “贸易离散群体”
可以概括为: 迁徙到外地定居ꎬ 充当定居地与原乡以及与其他地区贸易中介

的离散商贸群体ꎬ 他们组成了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ꎬ 该网络在空间上分散ꎬ
社会上相互依存ꎮ

活跃于 １７ 世纪的亚美尼亚贸易离散群体ꎬ 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ꎬ 为现

代早期世界贸易作出了突出贡献ꎮ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历史学家泰尔约瓦尼

(Ｔｅｒ － Ｙｏｖｈａｎｅａｎｔｓ)、 舒沙尼克􀅰哈奇金 (Ｓｈ Ｌ􀆰 Ｋｈａｃｈｉｋｙａｎ) 整理了部分新朱

尔法亚美尼亚人的商业文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大量新朱尔法商业文

件的公布ꎬ 研究近代早期亚美尼亚人商业活动的成果陆续出版ꎮ 英国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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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培歌、 吴模信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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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Ａｂ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ꎬ ｉｎ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ｅｉｌｌａｓｓｏｕ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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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第 ２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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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埃德蒙􀅰赫兹格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ｅｒｚｉｇ) 在其博士论文 «伊斯法罕新朱尔法的亚

美尼亚商人»① 中ꎬ 重点探讨了建立在父权制家庭之上的亚美尼亚人企业结构

和海外定居点的社区结构ꎮ 塞博 􀅰 大卫 􀅰 阿斯拉尼安 (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 的著作 «从印度洋到地中海: 来自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

贸易网络»②ꎬ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遗留书信、 账本ꎬ 以及从欧洲国家、 亚美尼

亚、 伊朗和北美国家的档案馆收集而来的相关资料为依据ꎬ 阐述了新朱尔法

建立以来各亚美尼亚离散社团的状况和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运作过程ꎮ 亚

美尼亚学者伊娜􀅰巴格达迪安茨􀅰麦卡贝 ( Ｉｎａ Ｂａｇｈｄｉａｎｔｚ ＭｃＣａｂｅ) 的著作

«沙阿的丝绸换取欧洲的白银: 萨法维王朝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在伊朗和印度

的欧亚丝绸贸易 (１５９０ ~ １７５０ 年)»③ꎬ 揭示了波斯萨法维王朝的政治经济模

式ꎬ 强调新朱尔法在丝绸贸易中的枢纽作用ꎮ 理查德􀅰Ｇ􀆰 霍瓦尼西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Ｈｏｖａｎｎｉｓｉａｎ) 主编的 «波斯 /伊朗亚美尼亚社区历史、 贸易、 文

化»④ꎬ 论述了亚美尼亚离散社团在不同地区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的过程ꎬ 以

及社团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ꎮ 总体来看ꎬ 国外学者对波斯萨法维王朝

时期亚美尼亚贸易状况研究较多ꎬ 但从跨国主义视角对亚美尼亚 “贸易离散

群体” 在构建贸易网络中的作用、 对现代世界贸易的贡献研究不足ꎻ 国内学

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起步ꎮ 鉴此ꎬ 本文尝试在上述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ꎮ

一　 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的建立与拓展

亚美尼亚人是一个 “无依无靠” 的离散群体ꎮ 亚美尼亚王国自 １１ 世纪始

先后遭受拜占庭帝国 (３９５ ~ １４５３ 年)、 塞尔柱帝国 (１０３７ ~ １１９４ 年) 的打

击ꎬ 后又因蒙古帝国 (１２０６ ~ １２５９ 年)、 奥斯曼帝国 (１２９９ ~ １９２３ 年) 和萨

法维波斯帝国 (１５０１ ~ １７３６ 年) 的瓜分而解体ꎬ 失去自己家园的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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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ｍｕｎｄ Ｍ Ｈｅｒｚｉｇꎬ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ꎬ Ｉｓｆａｈａ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ｒｅ －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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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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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１５９０ － １７５０)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Ｈｏｖａｎｎｉｓｉａｎ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 / Ｉｒ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ｄｅ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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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世界各地ꎬ 流离失所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ꎮ １１ 世纪ꎬ 亚美尼亚人开始在

欧洲、 亚洲各地建立了离散社区ꎬ 这些社区彼此相连ꎬ 到 １７ 世纪形成了以新

朱尔法 (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 为中心ꎬ 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ꎮ

新朱尔法位于伊斯法罕 ( Ｅｓｆａｈａｎ) 主城西南方向扎扬德河 ( Ｚａｙ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南岸ꎬ 是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社区ꎮ 该城镇得名于萨法维王朝早期

首都大不里士 (Ｔａｂｒｉｚ) 附近的城镇朱尔法①ꎮ 自 １６ 世纪始ꎬ 在地中海沿岸的

生丝贸易中朱尔法亚美尼亚人地位不可或缺ꎮ １６０３ 年ꎬ 波斯萨法维王朝与奥

斯曼帝国争夺朱尔法ꎬ 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 (１５８７ ~ ６２９ 年在位) 烧毁

朱尔法ꎬ 并将朱尔法的大商人和工匠安置在伊斯法罕的郊区ꎬ 为其取名为新

朱尔法ꎮ 在萨法维王朝的支持下ꎬ 亚美尼亚人在新朱尔法建立了社区ꎬ 获得

了行政自治权ꎬ 扩大其生丝贸易ꎬ 以新朱尔法为中心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ꎮ

到 １６７０ 年ꎬ 在伊斯法罕的新朱尔法社区大约有 ３ ４００ ~ ３ ５００ 座房屋ꎬ 居民

１􀆰 ５ 万人ꎮ②

图 １　 亚美尼亚商人的贸易路线示意图

资料 来 源: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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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法 (Ｊｕｌｆａ) 在文中指旧朱尔法ꎮ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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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的贸易网络主要由以下 ４ 条贸易路线组成ꎮ① 第一条是新朱尔

法—地中海—西欧路线ꎮ 即以波斯生丝产区为起点ꎬ 亚美尼亚商人经阿勒颇、
伊兹密尔、 威尼斯、 利沃诺、 马赛等城市ꎬ 最终到达阿姆斯特丹的黎凡特路

线ꎮ 该路线主要向欧洲市场出口波斯生丝ꎬ 由陆上运输与海洋运输组成ꎮ 具

体而言ꎬ 它包括 ３ 条分支: 从陆路到布尔萨 (Ｂｕｒｓａ) 和伊斯坦布尔ꎬ 再经地

中海或陆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到达亚得里亚海沿岸威尼斯等城市ꎻ 从陆路到阿

勒颇ꎬ 再经阿勒颇运输到伊斯坎德伦港 (Ｉｓｋｅｎｄｒｏｎꎬ 奥斯曼帝国)ꎬ 然后经地

中海运输至欧洲ꎻ 从陆路到伊兹密尔ꎬ 再穿越地中海到达利沃诺、 威尼斯等

城市ꎮ
新朱尔法建立后取代了朱尔法地位ꎮ １６ 世纪末期ꎬ 来自朱尔法的亚美尼

亚人已在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中建立社区ꎮ 例如ꎬ 阿勒颇是当时黎凡

特贸易的中心ꎬ 也是地中海地区著名的香料和丝绸贸易中心ꎬ 还是最先吸引

亚美尼亚商人建立社区的地方ꎻ 伊兹密尔是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港口ꎬ 优惠

的关税政策和优良的港口环境吸引亚美尼亚商人纷至沓来ꎻ 威尼斯凭借其与

周围城市共和国之间繁荣的贸易ꎬ 成为亚美尼亚人向欧洲转口贸易的关键据

点ꎬ 在威尼斯定居期间ꎬ 亚美尼亚人与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建立了商业合作关

系ꎬ 共同促进威尼斯商业贸易的繁盛ꎮ １７ 世纪后ꎬ 该线路不断向西延伸ꎬ 到

达伦敦和阿姆斯特丹ꎬ 亚美尼亚人也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建立商业社区ꎬ 并

以此为中心辐射整个欧洲市场ꎮ
第二条是新朱尔法—俄国—北欧路线ꎮ 亚美尼亚商人从波斯北部生丝产

区向北经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 (Ａｓｔｒａｋｈａｎ)ꎬ 途经莫斯科ꎬ 分别到达白海的

阿尔汉格尔 (Ａｌｈａｇｅｌ) 和波罗的海的纳尔瓦港 (Ｎａｒｖａ) 与里堡港 (Ｌｉｂａｕ)ꎬ
然后向西南穿过波罗的海进入北欧ꎮ

１７ 世纪中叶ꎬ 波斯亚美尼亚人开辟通过俄国将生丝运往欧洲的路线ꎮ
一方面ꎬ 由于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之间长期冲突ꎬ 经过奥斯曼帝国的

地中海至黎凡特航线存在巨大危险ꎻ 另一方面ꎬ 从新朱尔法向北穿过俄国ꎬ
再通过波罗的海进入北欧的路线比地中海至黎凡特路线短ꎬ 成本低ꎮ 为了

从俄国获得贸易过境权ꎬ １６５９ 年ꎬ 新朱尔法斯克里曼 /沙赫里曼 (Ｓｃｅｒｉｍａｎ /

􀅰６６􀅰

①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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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ｈｒｉｍａｎｉａｎ) 家族的扎卡里亚􀅰迪􀅰萨拉特 (Ｚａｃｃａｒｉａ ｄｉ Ｓａｒａｔ) 以萨法维皇

室商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ꎬ “他将镶嵌着数百颗钻石和无数宝石的金色宝座”
作为斯克里曼家族和新朱尔法社区送给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Ａｌｅｘｅｉ Ｍｉｋｈａｙｌｏｖｉｃｈꎬ １６４５ ~ １６７６ 年在位) 的礼物ꎬ 后来该礼物成为许多沙

皇加冕仪式的王座ꎮ① 作为回报ꎬ １６６７ 年俄国政府同新朱尔法斯克里曼 /沙赫

里曼家族签署了贸易协定ꎬ 该协议规定: 亚美尼亚商人有权通过陆路将商品

从波斯经俄国的纳尔瓦港或阿尔汉格尔港运至欧洲西北部ꎮ② １６９２ 年ꎬ 亚美

尼亚商人又分别与库尔兰 (Ｋｕｒｌａｎｄ) 和瑞典王国签署协议ꎬ 亚美尼亚商人获

得了进入里堡港、 瑞典和波罗的海的许可ꎮ③ 至此ꎬ 亚美尼亚人实现了穿越俄

国、 通过波罗的海进入西欧的目标ꎮ
第三条是新朱尔法—印度北部—中国西藏地区路线ꎮ 即亚美尼亚商人从

新朱尔法出发ꎬ 经陆路到印度北部城市ꎬ 后向东延伸至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

区ꎮ １７ 世纪初ꎬ 亚美尼亚商人经坎大哈、 拉合尔 ( Ｌａｈｏｒｅ)、 阿巴斯港

(Ｂａｎｄａｒ ‘Ａｂｂａｓꎬ 原霍尔木兹港ꎬ １６２２ 年改为阿巴斯港) 到达印度北部的苏

拉特 (Ｓｕｒａｔ)、 阿格拉 (Ａｇｒａ) 等地ꎬ 与印度进行陆路贸易ꎬ 后其路线向东延

伸ꎬ 与古代丝绸之路汇合ꎬ 经巴特纳 (Ｐａｎāꎬ 印度比哈尔邦首府) 北上ꎬ 从

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穿越尼泊尔ꎬ 到达中国的拉萨和西宁ꎮ
在这条路线中ꎬ 亚美尼亚人的离散社团位置通常靠近原料产地ꎬ 或建立

在商品集散地附近ꎮ 亚美尼亚人最大的社区位于阿格拉 (在 １５６６ ~ １５６９ 年和

１６０１ ~ １６５８ 年两度成为莫卧儿帝国首都) 和苏拉特ꎮ 阿格拉是印度北部最重

要的交流中心ꎬ 是重要的商品和原料产地ꎬ 是亚美尼亚人人在印度建立的第

一个定居点ꎮ 阿格拉市场上汇集了不同地区的产品ꎬ 包括生丝、 棉制品、 棉

花、 靛蓝、 糖、 香料以及来自东方的粮食等ꎮ 苏拉特也是亚美尼亚在印度重

要的定居点之一ꎮ 苏拉特位于印度半岛西海岸ꎬ 濒临阿拉伯海ꎬ 是印度北部

重要的贸易港口ꎬ 也是从波斯湾港口前往东方的商队在印度的第一个停靠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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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７ 世纪ꎬ 苏拉特已成为亚美尼亚商人在印度重要的商品集散地ꎮ 此外ꎬ 在

印度北部的棉花产地和棉纺织中心周围也存在许多小的亚美尼亚人社区ꎬ 这

些社区的亚美尼亚人从周围的棉花产区收购棉花和棉布ꎬ 再经陆路运输至黎

凡特市场的阿勒颇ꎬ 然后经水路运至马赛、 利沃诺和热那亚等地中海沿岸

港口ꎮ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是亚美尼亚商人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一般而

言ꎬ 亚美尼亚商人从印度加尔各答、 钦苏拉 (Ｃｈｉｎｓｕｒａ) 等地收集货物ꎬ 然后

在阿格拉汇集ꎬ 经巴特纳北上ꎬ 从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穿过尼泊尔的一些城市ꎬ
经西藏聂拉木县到达拉萨ꎬ 最远到达西宁ꎮ① 这一贸易路线被来自新朱尔法的

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特􀅰戴维恩 (Ｈｏｖｈａｎｎｅｓ Ｔｅｒ Ｄａｖｔ’ ｙａｎ) 记载在

«霍夫汉内斯簿记» 中ꎮ 对亚美尼亚商人而言ꎬ 西藏是靠近中国中心地带的重

要贸易据点ꎬ 是印度洋贸易网络在东部的延伸ꎬ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在西

藏地区ꎬ 亚美尼亚人主要销售从印度和尼泊尔带来的物品ꎬ 换取当地的白银

和黄金ꎬ 同时以拉萨为据点ꎬ 从西宁等周边地区购买茶叶、 香料和当地的其

他商品ꎮ
第四条是波斯湾—印度南部—东南亚路线ꎮ 从波斯湾港口出发ꎬ 经印度

洋沿岸到达印度南部ꎬ 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东南亚地区的海上线路ꎮ 在该线

路的城市中ꎬ 亚美尼亚人商业社区建立的较晚ꎬ 社区大多位于原料和商品产

地附近ꎬ 主要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展开合作ꎮ １６２６ 年ꎬ 荷兰

与波斯签订了为期 ３ 年的生丝贸易合同ꎬ 规定了荷兰每年从波斯购进生丝的

数量ꎬ 并保证只要是波斯生丝ꎬ 无论品级高低ꎬ 荷兰全部征收ꎮ② 之后ꎬ 英国

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利ꎮ 亚美尼亚商人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逐

渐建立起贸易合作关系ꎬ 共同促进了波斯生丝的出口ꎮ
１７ 世纪上半叶ꎬ 亚美尼亚商人在钦苏拉定居ꎮ 钦苏拉是孟加拉邦非常富

裕的城市ꎬ 在此能够收购孟加拉生产的棉花和棉纺织品ꎮ 而且ꎬ 该城市靠近

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总部———加尔各答③ꎬ 方便与英国商人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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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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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佩成: «新朱利法城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的拉萨簿记»ꎬ 载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３ ~ ５９ 页ꎮ
Ｎｉｅｌｓ Ｓｔｅｅｎｓｇａ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ａｖａｎ Ｔｒａｄｅ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３ꎬ ｐ􀆰 ３８０􀆰
加尔各答在 １６４５ 年和 １６５１ 年分别是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邦 (１９４７ 年从印度独立

出去ꎬ 成立孟加拉国) 的总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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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合作ꎮ① １６５６ 年ꎬ 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在加尔各答建立工厂ꎬ 将加尔各答

作为荷兰在亚洲进行鸦片、 硝石、 香料、 棉花和靛蓝贸易的基地ꎮ② 亚美尼亚

人在印度最重要的定居点是马德拉斯 (Ｍａｄｒａｓ)③ꎮ １６８８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达成协议ꎬ 承诺给予亚美尼亚人在马德拉斯贸易的优惠ꎬ
并给予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ꎬ 此举吸引了大量亚美尼亚商人在马德拉斯

定居ꎮ 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重视同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的合作ꎮ １６９１ 年ꎬ 英

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向马德拉斯下达了一份文件ꎬ 要求将马德拉斯的一个

地区指定为亚美尼亚人的定居点ꎬ 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教会ꎬ 并将此地命名为

“朱尔法”: “我们已经与约翰􀅰戈尔茨伯勒爵士 (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Ｇｏｌｄｓｂｏｒｏｕｇｈ) 讨论

过关于将我们的基督教城镇扩大为 ４ 个部分的问题ꎬ 其中 １ / ４ 会被预留给亚

美尼亚基督徒ꎬ 用于建造他们的新教堂以及住宅ꎮ 这 １ / ４ 部分被称为朱尔法ꎬ
那是阿巴斯大帝征服亚美尼亚时把他们带到的地方ꎮ”④ １８ 世纪ꎬ 马德拉斯是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 “区域中心”ꎬ 其辐射范围远

至广州、 马尼拉、 阿卡普尔科 (Ａｃａｐｕｌｃｏ ｄｅ Ｊｕáｒｅｚꎬ 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港

口)ꎬ 从东南亚向西航行的贸易中ꎬ 大多数新朱尔法商人都将马德拉斯作为中

转站ꎮ⑤

纵观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地区、 地中海沿岸以及西欧和俄国的离散社团

的分布ꎬ 可以发现亚美尼亚离散社团的布局主要受到其经济行为因素的驱动ꎮ
为了便于商品交换ꎬ 亚美尼亚人会选择重要贸易路线上的节点城市ꎬ 如利沃

诺、 伊兹密尔、 威尼斯等丝路城市ꎬ 便于进入其他贸易市场ꎮ 为了获得原料

和商品ꎬ 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次大陆内部靠近商品产区的地区建立了商业社区ꎬ
如阿格拉、 苏拉特以及一些靠近商品产地的村庄ꎮ 位于拉萨的社区较为特殊ꎬ
该社区是为了获得中国的黄金而建立ꎻ 在马尼拉ꎬ 获得墨西哥的白银和搭上

东印度公司的 “顺风车” 是新朱尔法人在此建立社区的主要目的ꎮ 近代早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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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斯有 “南印度门户” 美誉ꎬ 它位于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半岛海岸ꎬ 在穿过孟加拉

湾的贸易路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ꎬ 是商人从东南亚地区向西航行的休憩点ꎮ １７ 世纪起ꎬ 马德拉斯成为

英国东印度公司海上贸易航线网络中的重要节点ꎬ 主要出口当地生产的棉花和印花棉布、 香料以及其

他从东方进口的货物ꎮ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ｐ􀆰 ７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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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通过分布在各地的离散社团ꎬ 在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开展频

繁的贸易活动ꎬ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连接欧洲、 地中海、 印度洋、 东南亚、 太

平洋等区域的国际性贸易网络ꎮ

二　 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支撑体系

在新航路开辟前夕ꎬ 地中海沿岸是欧亚经济贸易的中心ꎮ 受交通因素、
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影响ꎬ 欧洲人不能直接且大量得到亚洲商品ꎬ 只能经

专门从事长途贸易的离散商人ꎬ 如阿拉伯人、 亚美尼亚人、 印度人等商人群

体通过丝绸之路将东方商品运往地中海地区ꎬ 因此地中海地区成为当时欧亚

贸易的中心ꎮ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葡萄牙开辟欧洲直达亚洲的新航路ꎬ
传统丝绸之路贸易受阻ꎬ 欧洲与东方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复杂化ꎮ 从 １５ 世纪

始ꎬ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ꎬ 奥斯曼帝国高额的关税

和刻意的政策阻隔ꎬ 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丝绸之路的秩序ꎻ １４９８ 年ꎬ 葡萄牙

人开辟欧洲直达亚洲的新航路后开始独掌该航路ꎬ 同时打压传统商路国家和

城市ꎬ 使原材料成本大大提升ꎮ 与此同时ꎬ 欧洲国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ꎬ 丰

富的原材料来源和稳定的销售市场成为必需ꎬ 西欧市场对生丝原料的旺盛需

求使欧洲人迫切需要寻找 “贸易中间人群”① 来沟通传统商路ꎬ 犹太人、 阿

拉伯人、 希腊人和印度人等离散群体都扮演着 “贸易中间人群” 的角色ꎮ 由

此可见ꎬ 无论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或之后ꎬ 贸易离散群体都是长途贸易的主

要执行者ꎮ 在长途贸易中ꎬ 离散商人有明显的优势ꎮ
第一ꎬ 相互竞争、 相互补充是离散商人与所在地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ꎬ②

亦是亚美尼亚离散群体顺利展开贸易活动的前提ꎮ 政府需要发展贸易来增加

税收ꎬ 商人则通过缴纳税款来获得政府的保护ꎬ 并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法律保

障来维护离散社区的秩序ꎮ 在寄居社会中ꎬ 离散商人作为客居他乡的外来族

群ꎬ 没有土地ꎬ 只能以经商谋生ꎮ 对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阿巴斯一世而言ꎬ
亚美尼亚人是 “无根” 的民族ꎬ 没有母国作为依仗ꎬ 也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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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贸易中间人群” (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ｅ) 的概念由贝克尔 (Ｈｏｗａｒｄ Ｐａｕｌ Ｂｅｃｋｅｒ) 最先提出ꎬ 强

调其在不同族群的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中介沟通作用ꎮ Ｓｅｅ Ｈｏｗａｒｄ Ｐａｕｌ Ｂｅｃｋｅｒꎬ Ｍａｎ ｉ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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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ꎬ 便于控制ꎬ 是萨法维王室商业 “代理人” 的不二之选ꎮ 鉴于亚美尼亚

人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出色表现ꎬ 阿巴斯大帝从 １６ 世纪末开始便重用亚美尼

亚商人作为萨法维王室的代理人从事长途贸易ꎮ 新朱尔法建立后ꎬ 阿巴斯一

世给予亚美尼亚人行政自治、 宗教信仰自由等特权ꎬ 并在帝国境内广修道路

和驿站ꎬ 采取了一系列保障道路安全的措施ꎬ 鼓励对外贸易ꎬ 营造了良好的

商业环境ꎮ 据法国旅行家夏尔丹的记载ꎬ 阿巴斯一世时期修建了 １ ０８２ 座驿

站ꎬ① 遍布全国各重要的城市和重要的贸易路线ꎮ 在此基础上ꎬ 亚美尼亚人将

波斯国内的驿站网络与亚美尼亚人在海外建立的贸易网络相连接ꎬ 形成了以

新朱尔法为中心ꎬ 向四周发散的海陆一体化交通路线网ꎮ 四通八达的贸易路

线为亚美尼亚人的贸易繁荣ꎬ 以及萨法维波斯帝国参与世界市场提供了必要

的交通条件ꎮ
第二ꎬ 作为无母国的贸易离散群体ꎬ 亚美尼亚人有特殊的应变力和适应

力ꎬ 这使得他们能在信仰迥异的帝国间游走ꎬ 拓展市场ꎮ 离散商人在长途贸

易中往往持中立的政治立场ꎬ 是沟通存在宗教或政治冲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 “贸易中间人群”ꎮ 基督教格列高利教派的信仰使亚美尼亚人在近代早期成

为唯一能同时在亚洲的 ３ 个 “火药帝国” ———奥斯曼帝国、 萨法维帝国和莫

卧儿帝国 (１５２６ ~ １８５７ 年)ꎬ 以及英国、 法国等主要欧洲强国之间从事商业

贸易的商人群体ꎮ 亚美尼亚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萨法维王国和信仰逊

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之间保持中立ꎬ 成为两大帝国贸易的 “贸易中间人”ꎮ 亚美

尼亚人的格列高利教派与欧洲国家的天主教信仰一脉相承ꎬ 且由于其常年生

活在伊斯兰大陆ꎬ 生活习惯又与穆斯林相似ꎬ 因此很容易被基督教国家和伊

斯兰教国家所接纳ꎮ １７ ~ １８ 世纪ꎬ 亚美尼亚商人在地中海地区、 西伯利亚地

区、 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与黎凡特公司 (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莫斯科公司

(Ｍｕｓｃｏｖ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以及活跃在印度洋地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

公司展开了一系列竞争与合作ꎻ 在阿姆斯特丹、 伦敦、 威尼斯等欧洲城市ꎬ
马德拉斯、 苏钦拉、 阿格拉等南亚城市ꎬ 马尼拉、 爪哇等东南亚城市ꎬ 以及

广州、 拉萨等东亚城市建立了商业社区ꎻ 代表波斯与俄国、 荷兰、 瑞士、 英

国等国家建立了商业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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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在 １ ０００ 多年的离散生活中练就了顽强坚韧、 求真务实的商业

精神ꎮ 亚美尼亚人在开拓新商业路线的途中充满了艰辛与坎坷ꎮ １７ 世纪ꎬ 一

个格列高利牧教会的牧师记录了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人在外经商的生活ꎬ 他

谴责了新朱尔法商人的 “拜金主义” 和贪婪ꎬ 外出经商的亚美尼亚商人 “像
蝗虫一样贪婪地分散到印度洋群岛、 俄国、 北非和整个欧亚大陆ꎬ 在美洲新

大陆也有他们的足迹ꎮ 正是对财富的贪婪和追逐使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处ꎮ”①

上述记载虽有些负面ꎬ 但也从侧面映衬着亚美尼亚人向外开拓市场的艰辛与

心酸ꎮ 约翰􀅰弗莱尔 (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 则从正面肯定了亚美尼亚人勤劳节俭、 吃

苦耐劳的生活和精神: “亚美尼亚人生活俭朴ꎬ 从不购买新鲜的食物ꎬ 挤在一

个空荡荡房间中打通铺ꎻ 在途经乡村、 城镇时ꎬ 用随身携带各种香料交换各

种食物ꎬ 并带回了各种各样的金银器皿ꎮ”② 在苏尔希􀅰乔杜里 ( 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 看来ꎬ 亚美尼亚人奉行 “微利是图” 的经商哲学ꎬ 把积少成多视

作生财之道、 赚钱之术ꎮ 即便能从偏远的地方获得微利ꎬ 他们也会前往进行

贸易ꎮ③ 在印度市场ꎬ 亚美尼亚商人的竞争者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赞叹亚美尼亚

人高超的商业技能: “他们 (亚美尼亚人) 是节俭的、 亲近的、 谨慎的人ꎮ 他

们周游印度ꎬ 几乎了解莫卧儿王国的每一个村庄和每一种商品ꎬ 他们的经商

技巧和判断力都超过了我们ꎮ”④ 莫卧儿帝国统治者也称赞亚美尼亚人是 “勤
奋、 节俭且经验丰富的商人”⑤ꎮ 亚美尼亚商人还曾被阿克巴大帝邀请到首都

阿格拉定居ꎮ
亚美尼亚人基于商业利益考虑ꎬ 灵活应对因宗教信仰差异带来的危机ꎮ

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下ꎬ 亚美尼亚人曾多次面临改宗伊斯兰教的威胁ꎮ 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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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统治后期ꎬ 频频强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改宗伊斯兰教ꎮ① 苏莱曼统治时期

(１６６６ ~ １６９４ 年在位)ꎬ 通过苛收重税强制亚美尼亚人改宗伊斯兰教ꎮ “亚美

尼亚人每年需要支付人头税ꎬ 并且该税份只在其永久居住地有效ꎬ 若因为贸

易目的前往他处ꎬ 则需要另行支付税额”②ꎻ 侯赛因 (Ｓｕｌｔ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ꎬ １６９４ ~
１７２２ 年在位) 的宗教政策更为严苛ꎬ 曾派官员到新朱尔法宣扬改宗的益处ꎬ
并对非穆斯林进行迫害ꎬ “不允许亚美尼亚人骑马进城ꎬ 不允许他们在雨天进

入市场ꎬ 以避免损坏穿着干衣服的穆斯林商人的货物ꎬ 或者避免双方发生身

体接触ꎮ”③ 迫于税收和生存的压力ꎬ 许多亚美尼亚人改宗伊斯兰教ꎬ 以此来

维持自己在波斯生丝贸易中的特殊地位ꎮ 一些亚美尼亚商人还通过 “皈依”
天主教来获得贸易特权ꎮ １７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天主教开始在伊斯法罕和波斯

的其他地区传播ꎬ 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ꎮ
马尼拉是亚美尼亚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ꎬ 在亚美尼亚人的贸易网络中

占据重要位置ꎬ 然而马尼拉居民以信仰天主教为主ꎮ 为了改善贸易环境ꎬ 许

多亚美尼亚人在马尼拉 “皈依” 天主教ꎮ 据马尼拉宗教裁判的记载ꎬ １６４６
年ꎬ 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富商赫瓦贾􀅰萨哈特 (Ｋｈｗａｊａ Ｓａｒｈａｔ) 皈依了天主

教ꎬ １６８４ 年ꎬ 该家族的 １１ 个成员也皈依了天主教ꎮ 由于该家族给予罗马教廷

以财政支持ꎬ 罗马教廷给予他们许多特权ꎬ 如授予了商人赫瓦贾􀅰萨哈特及

其家族在罗马、 安科纳 (Ａｎｃｏｎａ) 和奇维塔韦基亚 (Ｃｉｖｉｔａｖｅｃｃｈｉａ) 的交易特

权ꎬ 以及完全的罗马公民身份ꎮ④ 通常而言ꎬ 这些商人出于实际需要在名义上

皈依天主教ꎬ 回到新朱尔法后则又会恢复其亚美尼亚教会的信仰ꎮ 总体而言ꎬ
大多数亚美尼亚商人在身份问题上ꎬ 包括宗教问题上ꎬ 都持理性和务实的

态度ꎮ
第三ꎬ 亚美尼亚离散群体之间遵循互信、 团结、 互利的原则ꎬ 使他们在

丝路贸易中颇具竞争力ꎮ 近代早期ꎬ 欧洲就已出现了拥有先进组织形式的股

份制公司ꎬ 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ꎬ 布罗代尔首先提出一个问

题———与先进的欧洲公司相比ꎬ 亚美尼亚人获得惊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弗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Ｖａｚｋｅｎ Ｓ􀆰 Ｇｈｏｕｇａｓｓｉａｎꎬ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Ｄｉｏｃｅ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Ｊｕｌｆ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Ｉｆａｈāｎ: Ａｒｍｅｅｎｓｅ Ｋｅｒｋꎬ １９９８􀆰 ｐ􀆰 ７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５８􀆰
车效梅、 续亚彤著: «中东城市民族社团与宗教社团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

版ꎬ 第 ２６９ 页ꎮ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ｐｐ􀆰 １４３ －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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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里克􀅰毛罗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ａｕｒｏ) 认为ꎬ “亚美尼亚人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个

商人群体营造的独特氛围: 基于亲属关系或婚姻以及契约关系ꎬ 特别是信任

关系的巨大团结感ꎮ”① 苏希尔􀅰乔杜里 (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 认为ꎬ “亚美尼

亚人之所以成功ꎬ 是因为他们能够建立信任、 分享信息和相互支持的网络ꎬ
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族群ꎮ 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信任精神源于他们的商业安

排ꎬ 这些安排基于家庭亲 属 关 系 和 值 得 信 任 的 同 胞 关 系ꎮ”② 普 特 南

(Ｐｕｔｎａｍ) 和科曼 (Ｃｏｌｅｍａｎ) 认为ꎬ 亚美尼亚人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

高度的 “社会资本” 特征ꎮ 普特南将 “社会资本” 定义为 “社会组织的特

征ꎬ 如社会网络、 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ꎬ 其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团结合作ꎬ 实

现互利ꎮ”③ 世界银行则将 “社会资本” 描述为 “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规范与社

会关系ꎬ 使人们能够行动一致ꎬ 以实现预期目标ꎮ”④ 二者均强调社会网络、
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对群体一致行动的重要性ꎮ 综上ꎬ 亚美尼亚商人的成功

主要基于其独特的 “信任关系” 和强大的团结精神ꎬ 这种信任和团结是亚美

尼亚人在商业中获得良好信誉的基础ꎮ
亚美尼亚人非常注重诚信ꎬ 认为商业声誉是衡量一个商人是否值得信任

的标准之一ꎮ 早期近代ꎬ 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ꎬ 经商者将资本交付给不值得

信任的人ꎬ 容易出现渎职和私吞钱财的情况ꎬ 因此声誉成为衡量商人信誉的

重要依据ꎮ 斯图尔尼基􀅰吉博特 (Ｓｔｕｄｎｉｃｋｉ Ｇｉｚｂｅｒｔ) 称: “良好的声誉是商人

最宝贵的财富ꎬ 关乎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自我价值的集体确认ꎮ”⑤ 为了保证

亚美尼亚商人的诚信ꎬ 亚美尼亚人建立了一个封闭的商业联盟ꎬ 并以专门的

法律为依据对不守信用的商人进行处罚ꎮ 该联盟类似一种私人俱乐部ꎬ 制定

有强制性的规则ꎮ 要成为商业联盟的成员ꎬ 加入者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Ｍａｕｒｏꎬ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Ｌｏｎｇ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
１３５０ － １７５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２７３􀆰

Ｓｕｓｈｉｌ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ꎬ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ｃ􀆰 １６００ －
１８００ ”ꎬ ｉｎ Ｉｎａ Ｂａｇｈｄｉａｎｔｚ ＭｃＣａｂｅꎬ Ｇｅｌｉｎａ Ｈａｒｌａｆｔｉｓ ａｎｄ Ｉｏａｎｎａ Ｐｅｐｅｌａｓｉｓ Ｍｉｎｏｇｌｏｕ ｅｄ􀆰 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６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ꎬ “Ｔｕｎｉｎｇ Ｉｎꎬ Ｔｕ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６６４ － ６６５􀆰

Ｄａｎ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Ｐｒｕｓａｋꎬ Ｉｎ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ｋ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３􀆰

Ｓｔｕｄｎｉｃｋｉ Ｇｉｚｂｅｒ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Ｓｅａ: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４２􀆰



１７ 世纪波斯亚美尼亚人跨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 发展与地位　

其一ꎬ 必须是商人ꎬ 或者是经培训、 掌握专业知识ꎬ 并作为新朱尔法富商资

本的代理人ꎻ 其二ꎬ 必须是新朱尔法亚美尼亚社区的真正成员ꎬ 即出生在新

朱尔法的亚美尼亚人ꎬ 或本身拥有朱尔法血统的亚美尼亚人ꎮ 他们拥有独特

的亚美尼亚方言、 独特的历法和独特的宗教信仰ꎬ 这种联盟的封闭性使联盟

内部的商人异常团结ꎮ 为了给商业联盟的同胞提供便利ꎬ 一些海外社区的成

员会主动在陌生的地区建立新的商业社区ꎬ 但如果商人出现了失信或渎职行

为ꎬ 商业联盟将会依据商法对其进行处罚ꎮ “亚美尼亚人致力于保持良好的信

用等级ꎬ 即使他们社区的某些成员拖欠了贷款ꎬ 无论是否有收据ꎬ 他们都会

偿还债务ꎮ 当地的亚美尼亚商会将拖欠贷款的案件移交至新朱尔法商业联盟

来裁决ꎬ 新朱尔法的商业联盟会筹集资金来偿还债务ꎬ 违约者会被拉入亚美

尼亚同胞商圈的黑名单ꎮ”① 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信用等级和诚信的精神ꎬ 许

多商人团体和商业公司愿意同亚美尼亚人开展贸易ꎮ 再加上亚美尼亚人精湛

的商业技能ꎬ 使亚美尼亚人这一贸易离散群体在与先进的欧洲股份制公司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ꎮ
第四ꎬ 亚美尼亚离散群体制度化的管理ꎬ 开放、 进取的精神是其贸易成

功的保障ꎮ 在长期的贸易中ꎬ 亚美尼亚人总结经验ꎬ 对中世纪以来地中海地

区盛行的 “康曼达”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 制度②进行了优化与创新ꎬ 形成了一套高

效完备的商业合伙制度ꎮ 大约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亚美尼亚商人在与地中海沿

岸城市的商贸往来中借鉴了 “康曼达” 制度———亚美尼亚富商招募代理人ꎬ
通过签署 “康曼达” 合同ꎬ 派遣代理人代替委托人进行长途贸易ꎮ 新朱尔法

城市建立后ꎬ “康曼达” 制度成为亚美尼亚商人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扩展贸

易的主要手段ꎮ 由此ꎬ 英国学者阿斯拉尼安断言: “康曼达” 制度是 １７ ~ １８
世纪亚美亚人贸易网络急剧扩张的重要原因ꎬ 该制度为商人、 货物和资金跨

越巨大的空间距离、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流通提供了机制性基础ꎮ”③

«阿斯特拉罕法典» 是亚美尼亚人 “康曼达” 制度运行的法律基础ꎮ １７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该法典以文字形式将法律条款固定下来ꎬ 也为代理人维护和保

􀅰５７􀅰

①

②
③

Ｖａｈé Ｂａｌａｄｏｕｎ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ａｋｅｐｅａｃｅ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ｘｘｘｉｖꎬ １９９８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６７􀆰

“康曼达” 制度是指通过签署 “康曼达” 合同ꎬ 由代理人代替出资人进行海外贸易的制度ꎮ
Ｓｅｂｏｕｈ Ｄａｖｉｄ Ａｓｌａｎｉａ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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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权益提供了依据ꎮ «阿斯特拉罕法典» 颁布后ꎬ 亚美尼亚人在新朱尔法社区

建立了商业法庭ꎬ 以此法典为依据对经济纠纷案件进行裁决ꎬ 对违反法律的

一方进行审判ꎮ 商业法庭拥有灵活和便捷的特点ꎬ 能够为亚美尼亚人商人提

供相关服务ꎮ 根据历史学家列文􀅰哈奇金 (Ｌｅｖｏｎ Ｋｈａｃｈｉｋｉａｎ) 的说法ꎬ 在亚

美尼亚人的商业社区中ꎬ 只要人数足够ꎬ 就可以成立商业法庭ꎮ 哈奇金通过

对霍夫汉内斯 (１６８２ ~ １６９３ 年在印度、 尼泊尔和西藏活动的 “康曼达” 代理

人) 的 «簿记» 分析后指出: “即使是在遥远的地方ꎬ 如拉萨或巴特纳ꎬ 只

要新朱尔法亚美尼亚商人之间发生纠纷ꎬ 冲突各方就可以通过当地社区的商

业法庭解决纠纷ꎻ 当人数不够时ꎬ 他们还可以邀请其他社区的商人参加ꎮ”①

这种便捷且有效的法庭使亚美尼亚人能够依据习惯法裁决相关纠纷ꎬ 从而避

免了依赖外国法院裁决争端带来的冗长且花费昂贵的诉讼流程ꎮ
在代理人的培训方面ꎬ 亚美尼亚人成立了专门的商学院ꎬ 并配备了专业

课教师和教材ꎬ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商人培训制度ꎮ 新朱尔法的第一所商学院

位于施洗者圣约翰教堂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Ｊｏｈｎ ｔｈｅ Ｂａｐｔｉｓｔ) 内ꎬ 由亚美尼亚牧

师康斯坦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进行管理ꎬ 该学院被称为现代工商管理专业的先驱ꎬ
主要招收新朱尔法社区的亚美尼亚青少年ꎬ 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具有扎实经

商技能的 “康曼达” 代理人ꎮ 康斯坦特编写了名为 «关于向青少年和年轻商

人提供商业建议的简编» (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ｄｖ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的教科书ꎮ 该书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了商业贸

易在新朱尔法社会中的意义及价值ꎬ 主要包括算术、 地理知识、 亚美尼亚历

史、 商品介绍、 货币汇兑、 投资建议等内容ꎮ 书中关于贸易路线的介绍也很

详尽ꎬ 其中列明了从新朱尔法出发ꎬ 东向马尼拉ꎬ 西至阿姆斯特丹ꎬ 南到英

纳莫塔帕王国②ꎬ 北到瑞典、 挪威的陆路和海路贸易路线ꎮ 此书涵盖了亚美尼

亚商人在贸易途中所应掌握的多方面知识ꎬ 可谓初涉商界的亚美尼亚青年人

的学习指南ꎮ 学员从商业学院毕业后ꎬ 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实习ꎬ 在此过

程中ꎬ 有的学员成为 “康曼达” 代理人ꎬ 有的学员则为 “康曼达” 代理人的

候选者ꎮ
总之ꎬ 亚美尼亚商人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形成了灵活的、 跨区域的商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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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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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ꎬ 练就了准确衡量贸易风险和改进商业交易规模的本领ꎮ 他们为改善

居无定所的状况ꎬ 不断学习他国的语言和习俗ꎻ 为确保贸易畅通ꎬ 他们能够

在需要时身兼多职ꎬ 承担各类角色ꎻ 为扩大贸易量ꎬ 他们不断深化对目标市

场包括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认识ꎬ 夜以继日地奔波在丝路城市之间ꎮ

三　 亚美尼亚人的贸易贡献

亚美尼亚人的贸易网络是 １７ 世纪世界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波斯生丝的

出口贸易为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的建立和扩张奠定了基础ꎮ 亚美尼

亚人在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ꎬ 或从事转口贸易获得丰盈利润的同时ꎬ
还扮演着不同国家、 地区贸易中的 “贸易中间人群” 角色ꎮ 他们不仅疏通了

传统商路ꎬ 而且成功参与到海洋贸易的潮流中ꎬ 为东西方经济交流作出了重

要贡献ꎮ 同时ꎬ 繁荣的商品贸易也为萨法维王朝时期波斯的文化艺术注入了

新的活力ꎬ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ꎮ
第一ꎬ 亚美尼亚人是波斯生丝出口贸易的主要承担者ꎬ 亦是区域转口贸

易的重要媒介ꎮ 在新朱尔法以西的贸易网络中ꎬ 亚美尼亚商人主要向西方出

口波斯生产的生丝ꎬ 其中ꎬ 经地中海和黎凡特市场到达欧洲是亚美尼亚人向

欧洲出口生丝的主要渠道 (见图 ２)ꎮ 自 １６ 世纪开始ꎬ 波斯生丝大规模出口

到黎凡特市场ꎬ 法国、 英国和威尼斯等欧洲商人则通过黎凡特公司购买波斯

生丝ꎮ 生丝的贸易量从 １６ 世纪中期开始显著增加ꎬ １５００ 年左右ꎬ 意大利每年

进口波斯生丝为数十包 (数千公斤)ꎬ 到 １６ 世纪末ꎬ 威尼斯每年进口波斯生

丝近 １ ５００ 包 (１２􀆰 ８ 万公斤)ꎬ 到 １８ 世纪初ꎬ 法国和英国从黎凡特进口的生

丝高达 ２０ 多万公斤ꎮ １５６６ 年亚美尼亚人就已经向阿勒颇运送生丝ꎬ １６２３ 年

海盗截获的一艘亚美尼亚船只中就载有一万多公斤的生丝ꎮ 由此可见ꎬ 到 １７
世纪ꎬ 亚美尼亚人已成为波斯生丝的主要运输者ꎮ 由于萨法维波斯帝国和奥

斯曼帝国的冲突ꎬ 亚美尼亚商人作为 “贸易中间人群”ꎬ 沟通了萨法维与奥斯

曼帝国的黎凡特市场ꎮ
此外ꎬ 在新朱尔法北部经过俄国和波罗的海到达西欧的路线中ꎬ 波斯生

丝仍然是最主要的商品ꎮ １７ 世纪后期ꎬ 在波斯对俄国出口的商品中ꎬ 大约

５０％是丝绸ꎮ 根据图 ３ 可知ꎬ １７ 世纪中期俄国每年从波斯进口、 或亚美尼亚

商人向俄国出口的生丝总量不超过 １５０ 包ꎮ １６７６ 年开始ꎬ 波斯向俄国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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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生丝数量迅速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 九年战争使黎凡特贸易中断ꎬ 加之波罗的海

的开放ꎬ 俄国航线得以发展ꎮ １７ 世纪 ９０ 年代波斯与俄国生丝贸易量超 ２ 万公

斤ꎬ １６９６ 年达 ８􀆰 ４ 万公斤ꎬ １７１２ 年 ４ 月一个月内就有重达 ４􀆰 ４ 万公斤的生丝

通过阿斯特拉罕ꎮ 显然ꎬ 穿越国的贸易路线已成为波斯生丝向欧洲出口的又

一条主要路线ꎮ 此外ꎬ 还有一些少量的波斯地毯、 金属器皿ꎬ 大量印度的纺

织品也被运往俄国ꎮ 俄国则出口了少量的毛皮、 皮革、 武器和盔甲等到波斯ꎮ

图 ２　 １５０１ ~ １７２０ 年西欧国家从黎凡特市场进口生丝数量

资料来源: Ｅｄｍｕｎｄ Ｍ􀆰 Ｈｅｒｚｉｇ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ａｗ Ｓｉｌｋ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 / ２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８７􀆰

图 ３　 １５６６ ~ １７００ 年经俄国路线出口至西欧的生丝数量

资料来源: Ｅｄｍｕｎｄ Ｍ􀆰 Ｈｅｒｚｉｇꎬ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ａｗ Ｓｉｌｋ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ｐ􀆰 ７６􀆰

在从新朱尔法向东的贸易中ꎬ 亚美尼亚以进口东方世界的商品和原料为

主ꎬ 其中ꎬ 印度棉纺织品的份额最多ꎮ １７ 世纪ꎬ 亚美尼亚人与荷兰和英国东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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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合作ꎬ 主导了从印度南部到马尼拉的海上货物运输ꎮ １６２８ 年ꎬ 荷兰

东印度公司将 １ ５００ 匹棉布运至波斯ꎬ １６２９ 年多达 ２􀆰 ９ 万匹ꎻ １６５９ ~ １６６０ 年

间ꎬ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巴斯港总共销售了 ８０ １９７ 匹印度棉布ꎻ １６６２ ~ １６６３
年间ꎬ 荷兰仅从科罗曼德尔就出口了 ３􀆰 ３６ 万匹ꎬ 创下历年之最ꎮ① 孟加拉邦

是印度主要的棉布出口地区ꎬ 孟买和马德拉斯则是重要的棉布生产地ꎮ
亚美尼亚人还进口了许多中国的瓷器、 丝绸ꎬ 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香料、

药材等ꎮ 香料是除棉纺织品之外ꎬ 亚美尼亚人从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地

区进口最多的商品ꎬ 包括胡椒、 肉桂、 生姜、 豆蔻、 丁香、 辣椒等ꎮ② 波斯对

蔗糖的消费量也非常大ꎮ 在萨法维王朝时期ꎬ 波斯的蔗糖几乎完全依赖从莫

卧儿帝国进口ꎮ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载ꎬ １６５０ 年之前ꎬ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

度和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蔗糖总量逐年增长ꎮ １６２６ 年ꎬ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

和东南亚地区进口蔗糖 １ 万磅ꎬ １６２８ 年增长至 ４􀆰 ３ 万磅ꎬ １６３５ 年猛增至 ３０ 万

磅ꎬ 到 １６５０ 年则达到 ８０ 万磅ꎬ③ 其中相当一部分蔗糖被出口到波斯ꎮ
亚美尼亚商人还从事其他国家商品的转口贸易ꎬ 如将莫卧儿印度的棉布、

蔗糖、 靛蓝、 鸦片、 香料、 药品ꎬ 中国的瓷器、 丝绸、 茶叶和中国黄金ꎬ 东

南亚国家的锡、 铜等转运至中亚、 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城市或贸易重

镇ꎮ 一些西方的手工业产品也经亚美尼亚商人转运至亚洲的其他国家ꎮ
第二ꎬ 亚美尼亚人是世界市场中不可或缺的角色ꎬ 既是 “外交使者”ꎬ 也

拥有欧洲船只前往东南亚地区的特殊 “通行证”ꎮ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ꎬ 亚美尼

亚人充当了印度洋市场的掮客ꎮ 掮客是商人的一种 (阿拉伯语为 “ｄａｌｌａｌ”)ꎬ
可分为两类: 为某一位大商人进行全部交易的掮客ꎻ 专门进行某一类商品交

易的掮客ꎮ④ 运输商和仅负责进出口货物的商人需要在处理特定的商品时ꎬ 依

靠特定的掮客ꎮ 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中担任了掮客这一角色ꎮ 作

为掮客ꎬ 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地区除了自己经商外ꎬ 同时担任印度商人对外

贸易的代理人、 翻译员以及当地政府的外交使者等ꎮ 在贸易过程中ꎬ 亚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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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权建立了联系ꎬ 如在拉萨定居的时间里ꎬ 亚美

尼亚人与当地人建立了密切联系ꎮ 在亚美尼亚传教士的帮助下ꎬ 亚美尼亚商

人赫瓦贾􀅰达维思 (Ｋｈｗａｊａ Ｄａｗｉｔｈ) 将一本宣介亚美尼亚教义的书籍翻译成

了藏文ꎮ 他们还与西藏地区的社会精英ꎬ 包括当时的达赖喇嘛建立了联系ꎬ
并被授予了一些特权ꎮ① 亚美尼亚商人在从印度洋到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也发

挥了关键作用ꎮ 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最东端的商业社区是马尼拉ꎬ 也是亚美

尼亚商人在东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区ꎮ 从 １６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马尼拉凭借

在跨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中所处的重要位置ꎬ 迅速转变为世界上最活跃的

贸易中心之一ꎬ 同时马尼拉背靠庞大的中国市场ꎬ 吸引了众多商船来此贸易ꎮ
然而ꎬ 进入 １７ 世纪ꎬ 马尼拉贸易的掌控者西班牙王室为保护本国商人的利

益ꎬ 发布禁令ꎬ 禁止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欧洲人的船只进入马尼拉ꎮ② 与亚美

尼亚人合作成为欧洲人进入马尼拉的唯一路径ꎮ 亚美尼亚人拥有或租赁的船

只上都有一面象征身份的 “亚美尼亚旗帜” ———红黄相间的旗帜ꎬ 这面旗帜

在菲律宾以及在印度洋的一些葡属港口也受到特别礼遇ꎮ③ 到 １７ 世纪末ꎬ 从

印度开往马尼拉的船只中ꎬ 大部分是亚美尼亚商人的船只ꎬ 或与亚美尼亚商

人一起航行的欧洲船只ꎬ 这些船只都通过悬挂 “亚美尼亚旗帜” 来豁免贸易

禁令ꎻ 作为交换ꎬ 这些欧洲船只也帮助亚美尼亚人运输货物ꎮ 亚美尼亚商人

凭借其出色的商业才能ꎬ 将马尼拉与当时欧洲贸易的主导国荷兰、 英国和法

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ꎬ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１７ 世纪ꎬ 在亚美尼亚贸易离散群体的努力下ꎬ 丝绸之路得以复兴ꎮ 在奥

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对抗的政治环境下ꎬ 亚美尼亚商人仍能通过布尔萨、
君士坦丁堡等奥斯曼帝国城市ꎬ 经陆路将商品运至欧洲ꎬ 或从阿勒颇至伊斯

肯德伦港ꎬ 经海路将生丝运往欧洲ꎻ １７ 世纪中期ꎬ 亚美尼亚人从波斯经陆路

到达印度北部ꎬ 再进入中国拉萨和西宁ꎮ 至此ꎬ 亚美尼亚人疏通了连接中国

和西欧的陆上丝绸之路ꎮ １６２９ 年ꎬ 萨法维王朝从葡萄牙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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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的控制权ꎮ 亚美尼亚人凭借 “贸易中间人群” 的身份在东南亚地区和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其海外离散社区ꎬ 使其能够经海路在东南亚地区、 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印度洋沿岸港口自由往返ꎻ 在荷兰和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帮

助下ꎬ 他们打通了通过红海、 地中海进入欧洲的海上贸易路线ꎮ 至此ꎬ 海上

丝绸之路也被疏通ꎮ 此外ꎬ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还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

司、 俄国、 法国和西班牙等企业和国家开展合作ꎬ 投身于海洋贸易的潮流中ꎮ
到 １７ 世纪末ꎬ 亚美尼亚人的航运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ꎬ 欧洲商人必须依赖亚

美尼亚人的船只或依靠亚美尼亚人才能进入菲律宾ꎮ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的

足迹还远至美洲和非洲ꎬ 参与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ꎮ 亚美尼亚

人不仅实现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复兴ꎬ 还成功参与到欧洲主导的近代海洋贸易

中ꎬ 实现了海上贸易与陆路贸易的有机结合ꎬ 促进了东西方经济的交往ꎮ
第三ꎬ 亚美尼亚人 “贸易中间人群” 的文化优势ꎬ 使他们成为所行走国

家间人文交流的使者ꎮ 作为商人ꎬ 尤其是波斯丝绸贸易的中间人ꎬ 亚美尼亚

人比许多其他波斯人更容易接触外国文化ꎮ 亚美尼亚商人等波斯商人在与法

国、 意大利、 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印度、 中国等东方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中ꎬ
借鉴了各地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元素ꎬ 使波斯的文化艺术发生了深刻变革ꎮ

在绘画艺术方面ꎬ 阿巴斯一世时期ꎬ 波斯的绘画不仅出现在手稿中ꎬ 而

且其作品还被镶嵌在墙面的板画上ꎮ 这种板画在 １６ 世纪欧洲的宫殿中极为常

见ꎬ 在 １７ 世纪新朱尔法富商的住宅中也较为常见ꎬ 后来在萨法维王朝的宫廷

中流传开来ꎮ 萨法维王朝时期幸存的板画主要是肖像画ꎬ 其中还有少数金发

小胡子的欧洲人的肖像ꎮ 为了满足上层贵族和新朱尔法富商的时尚需求ꎬ 肖

像画都配有适当复杂的背景ꎬ 并有体现西方风格的道具ꎬ 如以绿色和青翠的

风景为背景的回环窗帘、 椅子和用羽毛装饰的帽子等ꎬ 巴黎钟表、 裸女等欧

洲艺术元素也出现在萨法维波斯的画作中ꎮ 这一时期ꎬ 波斯绘画的代表人物

是里扎􀅰阿巴斯 (Ｒｉｚａ ’ Ａｂｂａｓ)ꎮ 进入 １７ 世纪ꎬ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ꎬ 里扎的

作品打破了伊斯兰教对人体形象禁画的传统ꎬ 逐渐抛弃了波斯传统绘画中的

半神圣世俗内容ꎬ 围绕着对美丽人物的理想化描绘而展开ꎮ① 其他艺术家ꎬ 如

米尔扎􀅰艾尔 (Ｍｉｒｚａ’Ａｉｌ) 和谢赫􀅰穆罕默德 (Ｓｈａｙｋ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也向里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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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看齐ꎬ 他们的作品中展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优雅地伫立

着且憧憬地眺望着远方ꎬ 有的人惬意地端着酒杯ꎬ 情侣们则相互拥抱ꎮ”① 由

此可见ꎬ 波斯艺术革命在当时已经发生ꎬ 艺术家们关注的不再是传说中以英

雄为主的传统主题ꎬ 更多的是对普通民众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ꎮ
在陶瓷制造方面ꎬ 波斯也借鉴了中国瓷器的艺术成就ꎬ 融合了波斯和欧

洲的艺术风格ꎬ 既符合欧洲人的审美需求ꎬ 又丰富了波斯陶瓷艺术的内涵ꎮ
近代早期ꎬ 中国的瓷器在欧洲颇受欢迎ꎮ 亚美尼亚人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参

与者之一ꎬ 他们将中国的瓷器带到了波斯和西方市场ꎮ 随着明朝对海外贸易

的限制愈加严格ꎬ 中国瓷器在西方的销售成本增加ꎮ 阿巴斯一世看到了瓷器

贸易的巨大商机ꎬ 鼓励工匠仿制中国的瓷器ꎬ 尤以仿制明朝时期的青花瓷为

主ꎮ 从仿制瓷器的图案来看ꎬ 萨法维时期波斯人烧制的青花瓷在一定程度上

融入了波斯艺术元素ꎬ 如身着波斯服饰的人物、 波斯细密画常见的花鸟图案

等ꎬ 一些瓷器的图案中还融合了西方艺术元素ꎬ 如拉丁字母、 欧洲人物图等ꎬ
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ꎮ

萨法维王朝时期ꎬ 波斯地毯因其精美的做工深受欧洲王室和贵族的喜爱ꎬ
波斯在出口欧洲的地毯中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ꎮ 以西吉斯蒙德订购的地毯

为例ꎬ 地毯上波兰皇家盾形徽章增添了许多丰富的细节: “皇冠周围添加了一

些叶子和球形图案ꎬ 像极了东方的船只ꎻ 鹰本身头向右转ꎬ 而不是向左ꎬ 翅

膀和尾巴的羽毛本应是纯白色ꎬ 混合了黑色和黄色ꎬ 鹰脚也由红色变成了蓝

色ꎮ”② 这幅地毯以波兰王室的盾形徽章为主图案ꎬ 在细节上添加了许多西方

人未知的东方元素ꎬ 显示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点ꎮ 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ꎬ
波斯人抓住了地毯销售的商机ꎬ 在伊斯法罕、 卡山等地建立了地毯生产厂ꎬ
将地毯编织提升为皇家产业ꎬ 其中ꎬ 大多数地毯被出口到国外ꎮ

同样ꎬ 来自波斯、 印度和中国等地的商品也给欧洲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

了一些变化ꎮ 在生活方面ꎬ 欧洲人的衣食住行都渗透着波斯文化和东方文明

的影响ꎮ 波斯生丝的大量输入影响了欧洲人的衣着ꎬ 丝绸衣服深受欧洲人的

喜爱ꎻ 瓷制的餐具、 茶具等物品被摆上了欧洲人的餐桌ꎻ 香料、 茶叶等商品

大量进入欧洲ꎬ 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ꎻ 波斯地毯、 绘画等装饰品丰富了

􀅰２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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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艺术审美ꎮ 此外ꎬ 木材、 棉花、 生丝等大量原材料进入欧洲ꎬ 促进

了欧洲手工业生产的发展ꎮ
１７ ~ １８ 世纪ꎬ 新朱尔法亚美尼亚商人凭借其悠久的经商传统与精湛的商

贸能力ꎬ 实现了丝绸之路的复兴ꎬ 使新朱尔法成为早期近代丝绸之路经贸活

动的重要枢纽ꎮ 同时ꎬ 亚美尼亚人也践行了贸易离散群体跨文化交流的使命ꎬ
贸易的繁荣使萨法维王朝的文化艺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别样

的火花ꎮ

四　 结语

英国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指出: 全球化存在有 ４ 种不

同的历史形态ꎬ 即前现代 (１５００ 年前)、 现代早期 (１５００ ~ １７６０ 年)、 现代

(１７６０ ~ １９４５ 年) 和当代 (１９４５ 年以来)ꎮ① 亚美尼亚人贸易繁荣时期恰为现

代早期ꎬ 这一时期人员与商品流动性空前加强ꎬ 而流动性是亚美尼亚人的首

要特征ꎮ 正如约翰􀅰阿姆斯特朗 (Ｊｏｈ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所言ꎬ 亚美尼亚人的文化

是 “动员海外贸易离散群体” 的文化ꎮ② １７ 世纪ꎬ 散居在各地的亚美尼亚人

以新朱尔法为中心ꎬ 以亲属关系、 婚姻及契约关系为纽带开展商业活动ꎬ 其

贸易辐射范围包括欧洲、 地中海、 印度洋、 东南亚、 太平洋等区域ꎮ 他们不

仅从事跨文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换ꎬ 而且与主体社会进行了广泛接触ꎻ 不仅

疏通了丝绸之路ꎬ 而且顺应海洋贸易的潮流ꎬ 实现了海上贸易与陆路贸易的

有机结合ꎬ 使其贸易繁荣长达百余年之久ꎮ 正是他们惊人的商业财富③和广阔

的贸易网络ꎬ 使其网络所触及之城市无不商品种类繁多、 数量巨大ꎬ 经济勃

兴ꎮ 有的学者将其誉之为 “亚美尼亚贸易帝国”④ꎮ 亚美尼亚人当之无愧地在

现代早期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他们作为 “贸易中间人群”ꎬ 创建

􀅰３８􀅰

①

②

③

④

〔英国〕 戴维􀅰赫尔德等著: «全球大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ꎬ 杨雪冬译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导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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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布认为ꎬ 即便从当时的全球范围内着眼ꎬ 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也堪称豪富ꎮ 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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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担贸易风险的代理人制度ꎬ 从而 “使文化作为资本走进市场ꎬ 成为交流的

商品”ꎻ 他们具有对商机的敏锐洞察力ꎬ 并通过贸易行为开展洲际间经济交往ꎬ
使之成为全球化的先驱者之一ꎻ 他们也是欧洲思想的承载者以及东道主社会现

代化的推动者ꎬ 推动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 不同思想之间的互动ꎮ 基于此ꎬ 博

戈斯􀅰列文􀅰泽基扬 (Ｂｏｇｈｏｓ Ｌｅｖｏｎ Ｚｅｋｉｙａｎ) 这样评价亚美尼亚商人: “包容开

放是亚美尼亚商人的显著特征ꎮ”①

马克思说: “欧洲的发展ꎬ 甚至是世界的发展ꎬ 无非是市场经济的发展ꎮ
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ꎬ 把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了理性秩序中ꎮ
并创造了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ꎮ② 在现代早期ꎬ 资产阶级 “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并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了文明

中来了”ꎮ③ 这种跨全球、 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各个方面的现代全球化ꎬ 其广度、
深度、 速度是早期全球化无法比拟的ꎮ 在新的背景下ꎬ 亚美尼亚人贸易网络

显现出局限性ꎮ 由于其贸易网络根基是以新朱尔法为中心的单中心网络ꎬ 一

旦中心崩溃ꎬ 整个网络的运转便会瘫痪ꎮ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后ꎬ 随着阿富汗人

的入侵ꎬ 萨法维王朝走向崩溃ꎬ 新朱尔法沦陷ꎬ 亚美尼亚人再次踏上流亡的

征途ꎮ 失去新朱尔法贸易中心之后ꎬ 亚美尼亚人的贸易再难恢复往日盛况ꎮ
亚美尼亚人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ꎬ 尽管亚美尼亚人出台了 «阿
斯特拉罕法典»ꎬ 维持其商业活动的秩序ꎬ 但国际法院等正规机构要么不存

在ꎬ 要么在强制执行合同方面缺乏效力ꎬ 新朱尔法也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和审

判系统为支撑ꎮ 随着小商人的增多及其财富的累积ꎬ 亚美尼亚人管理中的结

构性缺陷逐渐显露ꎮ 而西方现代商品交易所、 粮食交易所、 综合交易所等机

构的出现ꎬ 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之激烈的竞争ꎬ 亚美尼亚人盛极一时的贸

易网络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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